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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日前公布，其中要求各级政府
主要负责人遇重大突发事件要当好

“第一新闻发言人”。让政府主要负责
人做“第一新闻发言人”，说明政务公
开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这也对各
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为只有勤政有为并了解舆情民
意才能真正做好这项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
政务公开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
道，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机制在各级已

经建立，政府“晒账本”、“晒预算”的新
闻也是屡见不鲜。但是在一些地方，公
众对政务公开仍然有不解渴的感觉，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务公开“报喜
不报忧”，成绩谈得多，问题谈得少，尤
其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表现得过
于敏感，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根本不
能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

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地
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虽然也有新闻发
言人对外发布信息，但是因为发言人
的级别和权限不够，对于群众想知道
也应该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给出权
威回答，只能含糊其辞，应付了事。新
闻发言人如果不能很好地答疑解惑，
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出现“至
于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的尴尬。

事实上，根据中央要求，应对突发
事件、公共安全、重大疫情等问题时，

政府主要负责人都是第一责任人，这
种“第一”不只体现在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还应当在第一时间发声，并根据处
置进展动态及时发布信息。公开透明
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面对突发事
件，公众也有权利知道政府主要负责
人在想什么和做什么。

以往，一些地方政府在突发事故
之后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不是先让政
府主要负责人来面对媒体和公众，而
是让级别低一些的官员充当发言人。
其中，很重要的考量可能是怕主要负
责人在第一时间因为不能及时了解
事件进展而出现言语上的纰漏，只有
等到大局已定才让重量级的官员逐
渐出面。去年天津港爆炸事故举世关
注，新闻发布会也是接连不断，但是直
到第七场新闻发布会才见到天津市
分管领导，而天津市市长直到第十场

新闻发布会才露面。这样的舆情应对
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信息传递已经“秒懂”的互联网
时代，这种刻意维护主要领导形象的
做法不仅不能及时化解舆情，反而给
公众留下了主要领导姗姗来迟的感
觉，是一种很失败的公关方式。政府主
要负责人及时担当“第一新闻发言
人”，也许会因为准备不周而不能圆满
回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只要有
足够的诚意，做到临危不乱，不仅能给
公众带来共渡难关的信心，也能通过
面对面的方式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吸
纳群众智慧。

做重大突发事件的“第一新闻发
言人”，也是摆在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
面前的一道难题，只有不断加强学习，
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真正
胜任这个新职务。

“第一新闻发言人”贵在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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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时担当“第一新闻发言人”，也许会因为准备不周而不能圆满回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只
要有足够的诚意，做到临危不乱，不仅能给公众带来共渡难关的信心，还能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吸纳群众智慧。

葛舆论场

散伙饭
“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

年，见第一顿饭就分手。”春节期
间，一张号称由城市女孩拍摄的
光线昏暗的农村晚餐照片在网络
上热传，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多方
唇枪舌剑的“舆论场战争”。原本
这最多只是一场私人感情纠纷，
甚至不排除子虚乌有的可能性，
然而，该事件所戳中的社会痛点
却是无比真实的。尤其是在新春
佳节游子纷纷归乡之际，人们突
然发现，城市与乡村、金钱与感
情、理想与现实之间，已经幻化出
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王昱

从网贴开始的新闻，难免“真实
性存疑”，之所以最终“弄假成真”，是
因为它的确戳中了社会的痛点。《南
方都市报》的评论《城市女和农村男
故事背后的隐喻》，指出了公众对此
事的焦虑，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鸿
沟”：“在老两口的最高标准与准儿媳
的最低标准之间，依然有着一条难以
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与贫困或者说
经济水平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思维
与行为方式的区别。”

似乎是为了回应这种“鸿沟论”，
《人民日报》主张用“宽容与友善”来
缓解现实的残酷：“群体与群体之间、
阶层与阶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
哪怕鸿沟还在拉大，是否能够多一份

‘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这样，痛
苦的刀刃就不会如此锋利，不至于将
已经饱受身份迷失之苦的农村大学

生，刺出醒目的伤疤。”
与要求“孔雀女”释放友善不同，

光明网反其道而行之，把劝喻的对象
对准农村出身的“凤凰男”：“真正的
问题，不是上海女的逃离有没有歧视
农村人，而是我们农村出身的人，为
什么要有被伤害的感觉？内心强大的
人，从来不会强求别人认同；相反，地
方与地方之间从来就是不同的，遑论
城市与乡村？”

顺着这个思路，《法制晚报》在评
论《个人冲破壁垒，爱情就充满希望》
中为“凤凰男”打气：“中国已经不是
只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相反，
更多的人对待爱情与生活，都抱着更
宽容的态度，更尊重自己的内心，而
不是别人的看法。这就是社会的进
步。所以，一个年轻人，只要态度积
极，踏实肯干，还是能被社会承认的，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

有趣的是，与传统纸媒的乐观

“劝和”不同，网络媒体似乎更加现
实。时评作者殷国安在新浪锐见专栏
上重提“门当户对”的概念：“文中的
江西男和上海女，从宏观上是城乡差
别，在微观上其实就是没有做到门当
户对……灰姑娘只存在童话故事
中。”而资深媒体人王志安更是在其
微博中快人快语，称分手是男孩的幸
运，“一顿饭就清除一颗未来生活的
定时炸弹。”

其实，无论“劝和”还是“劝散”，都
早已超出了这段故事本身的范畴，也
许正如长江网时评作者宋潇所言：

“怒斥‘孔雀女’、贬低‘凤凰男’的声音
都是不理性的，公众习惯性的批判思
维模式是无法就事论事的，同样的事
件，反复出现的背后必然有其深层的
机理，如果不能上升到制度剖析的层
面，那说再多也是枉然。”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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